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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春，笔者曾专访过著名的
“西安易俗社”。那里的专家同行对蒲
剧唱腔和音乐设计的大胆改革赞不绝
口。古老的秦腔在某种程度上与山西
梆子有相近之处，只是比梆子多了些
沉稳、少了些激昂。康希圣认为，蒲剧
以梆子腔为主，另有昆曲、吹腔及民间
小调等，多慷慨激昂、粗犷豪放之特
点，常使人有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之
感。他紧紧把握住这些基本特点，在

“忠于蒲剧艺术，不失其固有特色”的
前提下，对某些方面进一步施行脱胎
换骨式的改革，使其更加具有现代化、
大众化气息。如第一部蒲剧艺术片《窦
娥冤》，传统剧《薛刚反朝》《意中缘》

《白沟河》《冯彦上山》，现代戏《小二黑
结婚》《红灯记》《沙家浜》《祝福》等，都
是康希圣主导或与同行合作的结晶。

康希圣认为，历代蒲剧名家都有
自己的“绝活”，如“存才的活路、广盛
的走、三狗的乱弹、毕业生的手”。戏曲
表演艺术的“手、眼、身、法、步”各种技
巧应用，无一不是勤学苦练，敢于登攀
的结果。他说：“王存才首创‘跷功’，一
出《挂画》名震晋陕豫；阎逢春首创‘帽
翅功’，使《周仁献嫂》一剧独霸西安，
无人再演此剧。其后改排《薛刚反朝》
时，阎逢春把‘帽翅功’发展到‘相翅’
上，并使‘帽翅功’更加丰富多彩。”

上世纪90年代，离休后的康希圣
先生仍然时刻关注着蒲剧事业。他的
案头摆满了各种与蒲剧相关的资料和

书刊。登门拜访的客人不少，电话铃声
时常响起，康先生总是热情友好地接
待、井井有条地处理，显示出一位名家
和长者的风度与睿智。

2008年年初，得知笔者要出一本
描述文艺界名人事迹的文集《永恒的
纪念》，康先生显得格外高兴，提了不
少意见与建议。康先生一针见血地指
出：现在咱们蒲剧好剧本有些缺乏，编
剧还是很重要的，没有编剧就等于做
饭没有主食，光吃菜是吃不饱的。编剧
是很辛苦的，既不能胡编乱造，也不能
脱离生活，既要尊重历史，更要使群众
喜闻乐见。

2016年年初，康希圣先生与张秋
俊、杨焕育、范月霞编校的《蒲剧传统
折子戏选编》，将百余部剧目收入其
中。他表示，蒲剧的发展史，不仅是历
代艺术家的辛勤劳动史，继承发展史，
同时也是一部艺术家的血泪史。为使
古老的蒲剧艺术在社会主义百花园中
迎风绽放，我们这些跟随蒲剧一路走
来的老同志，有责任献出自己的余热。
康希圣先生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不但
无偿为多个剧团修改音乐设计，还风
尘仆仆地赶到外地现场辅导。

上月中旬，一向精神矍铄的康希
圣突然离去，康老夫人含泪告诉笔者，
就在几天前，他刚与运城学院音乐系
合作完成了《蒲剧学初探》的创作，直
言“了却了自己一生最大的心事”，没
想到竟然成为最后的遗言……

□姚俊虎

朴实无华的蒲坛耆老
——追忆原运城地区蒲剧团团长、音乐家康希圣先生

□一苇

最近听传统文化讲座，关于礼
仪一节，老师讲到了“酒满敬人，茶
满欺人”的民谚。细想一下，觉得
很新鲜，也挺有道理。

大家知道，我们河东有“茶七
酒八”的讲究,意思是，招待客人的
时候，如果倒茶水，一般倒七分满；
如果是倒酒水，则倒八分满。由此
可见，倒茶要倒得稍微少一些，倒
酒则可以倒得稍微多一些。从这
句民谚看，与“酒满敬人，茶满欺
人”的民谚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那么，为什么茶要倒七分，酒
要倒八分呢？个人认为，茶禅一
味，品茶如人生，在于一种过程。
装上茶水的茶杯，拿起来，品过后，
放下，拿起来，再放下，从从容容，
平平静静，享受的是那份安详与宁
静。品茶就像人生中的许多事情
和境遇一样，可以拿起，也可以淡
然放下，这是一种智慧的态度。茶
是热的，倘若倒上七分满，可以从
容端起，优雅放下。而如果倒上九
分满或者十分满，不要说从容优雅
地端起放下了，即使是不烫手把茶
杯端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如
果把茶杯倒满热茶递给客人，真的
有些不礼貌，有欺人之嫌。

再说倒酒，酒是凉的，即使在
冬天也要用热水温酒，因为隔着酒
器，温度也不会达到烫人的程度。
所以你如果把酒杯倒满，一是彰显
你的诚意与敬意，二则可以传递一
种豪爽与热情。所以说，酒满敬
人。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老祖宗
们传下来的许多生活礼仪，体现在
平时的点点滴滴之中。比如：坐在
椅子上不要跷二郎腿，不要抖腿。
女孩子说话不要太大声，不要在人
多的场合放声大笑。不论是男人
还是女人，平时走路不要太快。有
谚语说：贵人行路如深水行船，意
为要稳健从容，自己舒服，别人看
着也舒服。还有女子走路不要走
在路中间，而要靠一边走，注意对
面有人来时，要点头示意，友好微
笑。饭桌夹菜的讲究就更多了：不
要站起来，不要反复在一个盘子里
夹菜；吃饭不要吧唧嘴；站如松，坐
如钟，要有一定的威仪……

过去在书上看到或者从老人
那里听到这样的讲究，总有小小的
不快，感觉不够自由。如今，年岁
渐长，慢慢明白了礼仪的重要，明
白了老祖宗的一片苦心。在人群
中生活，尊重别人的感受，其实就
是尊重自己。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完善自己
的修行，愿我们都怀一份敬人之
心，做好平常小事。

从“酒满敬人”说起
一

二

三

4月19日，93岁高龄的康希圣先生因病离世。康老为人谦恭，
和蔼可亲，凡与之打过交道的人，无不为他的高尚品德所感动。康
老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凡与其合作过的人，大多为他的敬业精神
所折服。斯人虽去，高风永存。康希圣，1929年生于永济市田营

村一个普通农家，笔名夏沙，国家一
级作曲、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曾任
原运城地区蒲剧团团长，市剧协副主
席。他天资聪敏，刻苦勤奋，少时学习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曾在三县（永
济、临晋、猗氏）学生会考中荣获“榜
眼”，是当时永济条西中学出名的高
才生。他还爱好文艺，尤其擅长音乐。

1947年前后，为配合革命形势发
展的需要，康希圣曾在临晋中学和条
西中学排演《虎孩翻身》《官逼民反》
等革命现代戏及《三打祝家庄》《闹渭
州》《红娘子》等新编历史剧。这位风
华正茂的青年人，对宣传革命抱有极
大热情。他善于模仿，不但能饰演各
种戏剧人物，还会运用多种乐器为演
员伴奏，被人们誉为学校业余剧团无
所不通的“好把式”。

1948 年冬，驻运城“晋绥边区十
一专署”决定以姚登山、李昆山领导
的“塔儿山剧社”和条西中学业余剧
团为基础，正式成立“晋绥边区十一
专署文工团”。该团由当时颇有名气
的老艺术家赵乙担任团长，康希圣有
幸成为其中一员。他演秦腔、蒲剧，唱
眉户、歌剧，用赵乙的话形容：这小伙
既为演员骨干，又是乐队队长，吹、
拉、弹、唱，样样得心应手。

1953年春，中央决定调运城文工
团到北京组建正规剧院。当时的专署
领导再三请求把赵乙和康希圣留下
来，解玉田专员亲自和省领导协商，
才把两人的人事档案从北京转回运
城。此后，领导决定派他们去运城专
署人民蒲剧团工作，赵乙任团长，康
希圣任导演。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完
成由文工团演歌剧、话剧，改行转演
地方蒲剧，无疑是个较大的转折。俗
语云“改行三年穷”，他们硬是不信这
个邪。在阎逢春、曹锁元、樊保安、张
开怀、秦学敏等艺术家协作下，他们
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培养出了杨翠
花、裴青莲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

1956年，赵乙与康希圣为阎逢春
排演了现代戏《小二黑结婚》，在晋南
区现代戏会演中获奖，其音乐曲调为
不少兄弟团所效仿。他们还为阎逢春
排演了《薛刚反朝》，在山西省第二届
戏曲会演中获得综合奖，得到京剧名
家程砚秋和作家赵树理的高度赞扬。

1959年，在拍摄首部蒲剧戏曲艺
术片《窦娥冤》时，康希圣已调往晋南
文工团工作。为了完成《窦娥冤》中的
中心唱段“三桩誓愿”，有关方面特邀
他回蒲剧院作唱腔设计。在该剧中，王
秀兰以感人肺腑的演唱，得到了电影
导演曾未之及各路名家的赞誉。

康希圣调任晋南文工团导演后，
很快移植了大型歌剧《春雷》，自创了
歌剧《红霞》音乐模式，排演了话剧《同
志！你走错了路》等节目，显示了较高
的艺术水平。运城文工团原副团长兼
导演郝宗谦评价说：“康希圣老师音乐
造诣是第一流的。在歌剧方面是内行，
在戏曲方面是专家。不论什么作品，只
要经过他的手，就显得通俗易懂，既好
唱，又好听，真不容易啊！”

1986年春，笔者曾前往临汾考察，
赴蒲剧院拜访被称为“平阳关汉卿”的
赵乙院长和剧作家杜波先生。两位老
前辈多次提及康希圣，直夸他是音乐
方面的奇才，是晋南戏曲界不可多得
的多面手。赵院长风趣地说：“希圣是
个宝，蒲剧舞台离不了。运城只要稍一
松手，我就把他抢过来！”

老一辈人大多记得，早先的蒲剧
曲调高亢，震耳欲聋。康希圣认真观察
和研究了蒲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大量的调查论
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理论。
比如改革开场锣鼓、降低对话音频；适
当加快角色与高低音间的有机转换；
改进打击乐频率，增加文武场之间的衔
接……康希圣与张峰先生合作，整理
出了《蒲剧音乐》文本，不但结束了数百
年流传下来的师傅口传心授的戏曲传
承模式，也使蒲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曲
谱。他的《蒲剧唱腔结构初探》等论文，
先后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山西日
报》《戏友》《蒲剧艺术》等报刊发表，堪
称河东戏曲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

康希圣先生在当时被称为“新文

艺工作者”。用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王
秀兰的话说，“他们的文化水平高，知
识面广，思想政治性强，给一向靠手把
手教、口对口学的旧的传承方式以极
大的冲击，演员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
多过去学不到的知识”。

在当时，面对人民群众对内容健
康向上、艺术品位较高的文艺节目的
强烈要求，和广大演职人员对旧管理
体制、表演套路和艺术程式进行改革
的急切期盼，康希圣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在这场改革
的最前面。他礼贤下士，遍访名家，用
大量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担任剧团行
政主管后，他对剧团管理进行了大胆
改革，提出了“抓团风，树形象，育人
才，出成效”的奋斗目标，制定了“要想
演好戏，必先做好人”的演员守则。

与此同时，他还为60多个剧目设
计了音乐曲谱，均以气势恢宏、旋律优
美而脍炙人口，成为许多艺术团体争
相移植的范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河东戏曲界先后开出的“五朵梅花”，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康希圣等老一代蒲
剧人的夙愿。


